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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旅澳学人粟明鲜撰写了一篇博客文章，讲述他再去南太平洋热带岛
国巴布亚新几内亚（下简称“巴新”）探访二战中国战俘营地的经历。遗迹的入
口被疯长的杂草和树丛掩盖，车轮压倒草丛，才能看到从前的路，就像他苦寻
十余年，从浩繁的军事资料中挖出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

遥远的南太平洋缘何有中国军人的足迹，他们是谁，从何而来，去向何处？

一 偶然发现的线索
虽然年过六十， 粟明鲜言谈仍不

乏幽默感，这与他喜欢刨根究底、条分
缕析的研究习惯丝毫不矛盾。 16年
前， 一个机缘触动他开始搜寻二战中
澳军与中国军队并肩作战的史料，其
间意外发现澳洲曾往中国派遣一支
“郁金香部队”， 而当中莫尔中尉的简
介更夹带“金块”。简介提到，莫尔中尉
回澳后，参与新几内亚对日作战，并在
战后参与解救了被日军囚禁在新不列
颠岛的中国战俘。

新不列颠岛是巴新的一个独立
岛屿，地处赤道附近，这个至今仍然
保留着原始色彩的海岛，因地处军事
要冲，在二战中被日军攫取为西南太
平洋战区的大本营，是战事最频繁的
岛屿。日军陆军第八方面军和海军东
南方面舰队司令部均设于其首府亚
包（Rabaul），到投降时岛上还有 11

?日本兵。日本联合舰队最高统帅山
本五十六从这里起飞视察前线时，座
机被得知消息的美军一举击落。

在遥远的南太平洋海岛， 竟然有
中国抗日官兵，他们是谁，从何而来，

结局如何？ 一连串的疑问像巨大的磁
石一样吸引着粟明鲜。

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是公认的世
界同类博物馆中最出色的， 这座澳大
利亚的国家祭坛是为了纪念自 1788

年以来， 在澳大利亚参与的9次战争
中为国捐躯的 10?澳大利亚战士而
建， 同时也是战史和军史的教育和与
研究中心。 粟明鲜多次从他居住的昆
士兰来到这里， 淘取亚包中国战俘的
资料。战史资料浩繁复杂，经过多次查
找，他才找出一组历史照片，是由澳军
历史记录小组在 1945年 9月随军
登陆解放亚包，解救包括中国抗日官
兵在内的所有盟军战俘后拍摄的。

此后，他又通过澳大利亚国家档
案馆系统， 找出澳方应中国要求，协
助遣返中国官兵的档案资料，这才对
这批中国战俘有了一点儿了解。

虽然每张照片都附有英文解释，

却写得十分简略， 无法反映整个事
件。 涉及中国官兵的姓名，用的是韦
氏音标，更难破解与还原。 粟明鲜感
到自己缺少一把解密这段尘封历史的
钥匙。

二 找到解密的钥匙
粟明鲜是中山大学历史系 1978

级的学生，毕业数年后移居澳大利亚，

在格里菲斯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
位。30多年的旅澳生活中，他结识了
一大批华人朋友。他知道曾经有一批
中国人在上世纪 70年代从巴新移
居澳大利亚，年届八旬的张荣煦就是
其中一个。 虽然两人相识 10多年，

却从未深谈。 2007年，当粟明鲜又
一次遇到张荣煦时，有意无意地问起
他是否知道这段历史。

“听到我突然提出这个问题，张
先生怔怔地看了我好一会儿，才一字
一句地说：‘当然知道， 他们在亚包。

我就是从亚包来的，当年还和这些中
国兵呆过一段时间’。 ”粟明鲜在他
的《南太平洋祭》一书中写道。

粟明鲜大喜过望， 他深知一段
几近湮灭的历史，常因知情人或亲历
者的佐证而使其模糊的面目清晰。张
主动将电话写在纸上，说没想到会有
人问起，他会将所知倾囊而授，并引
见了另一位知情者、同为翻译的麦添
强先生。

新不列颠岛上居民大多集中在
亚包及其周边地区，1941年 12月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亚包于 1942年
2月被日军占领。 自 1942年底开
始，日军陆续将在东南亚俘获的盟军
战俘和在华俘获的中国战俘及强制
征召的劳工运到这里，强制其服苦役。

张荣煦当时和家人一起， 与亚包未撤
离的其余 800多名华人被日军关押
在华人华侨集中营里。 亚包解放时他
只有 16岁，还是一名中学生，曾作为
志愿者为中国战俘担任翻译， 与那些
军人们有过交往。

张荣煦回忆， 被运到亚包的中国
战俘有 1600多人，他特别提到，当中
还有几十名是上海四行仓库孤军营的
英雄。张是广东人，孤军营团长谢晋元
也是广东人，这是他家乡的骄傲。

三 战俘含四行孤军
虽然年事已高， 但张荣煦记忆力

超强， 对中国战俘中的关键人物名字
几乎记忆无误，如吴棪少校、陈国樑上
尉、秦家麟中尉、刘伟宝副官等。

澳大利亚的军事档案保存在几个
不同的地方， 与外交部和军部有关的
资料在墨尔本， 二战盟军总部先在昆
士兰，后在悉尼。粟明鲜根据张荣煦提
供的线索和自己研究得出的关键词，

先在系统中查找，再择时去实地调取、

查阅。 资料量极大，又需仔细阅读、筛
选、记录，耗时、耗财、耗力。

粟多方研究后确证， 被运往巴新
的中国战俘共 1504名， 其中 1000

名来自南京老虎桥战俘集中营的中国
抗日部队官兵， 这当中既有孤军营战
士，也有忠义救国军、中条山战役被俘
中央军第十四军和第二十七军等数支
部队的中国抗日官兵， 还有新四军和
各类抗日游击部队、 自卫团等民兵武
装的官兵。此外，还有504人是1942

年 5-6月在浙赣会战中被俘的中央
军主力部队官兵。

四行孤军在英勇抗击日军 4天
后，所余 376人撤入租界，被英方
羁押，后被转交给日本人，随即又被
押往上海郊区做苦工。 不久又被转
去南京老虎桥战俘集中营。 据“八百
壮士”幸存者之一陈德松回忆，日本
将孤军战士分成数队， 散发到外地，

最终关押在南京的还有约 80 人，

1942年 12月被日本挑选出来押送
到亚新的孤军官兵就来自这一群体，

共 57人。

1504名中国战俘于 1942 年
12月 21日和 24日分别被押送上
船，从上海吴淞口码头出发，历经 30

多天地狱般的航行， 终于在 1943年
1月23日、24日抵达巴新。

四 悲惨的战俘遭遇
航行途中， 中国战俘们的境遇极

其悲惨。幸存者之一李维恂少校描述，

他们被赶下船的底舱， 一开始日本兵
给他们20人一桶饭，半桶菜，不给汤，

不给水，还用刺刀守在舱门口，不让人
上去大小便。舱里热得不行，无人穿衣
服，开始叫骂声不断，可是三天后，已
无人哀叫，也没有大小便了。日本兵刷
牙的水流下来，他们接来喝，还喝自己
的尿。 最后什么也没有了。

另一名从家乡盛泽被掳去的劳工
施方舟回忆，船上淡水很少，一些人口
渴难耐，只好喝自己的尿液。他曾亲眼
见到惨绝人寰的一幕， 一名劳工偷偷
跑进厨房灌了一瓶淡水， 被日本岗哨
发现， 对方强逼着这名劳工站在甲板
上，用刺刀将他挑下大海。

孤军营战士田际钿在回忆录中
写道：“军舰共 9层，我们被赶到最底
层，不见天日，里面热死人，没有床，

不少人晕船、拉肚子，有一个来自通
城县的湖北老乡就被热死在舰上。 ”

抵达亚包后，在岛上两年零八个
月的苦役生涯中，中国战俘和劳工们
同样受到残酷虐待和无时不在的死
亡威胁。 1946年 5月 8日，孤军营
朱云少尉在致上官志标 （谢晋元的
副手、继任者）的信函中说，他们“芦
苇为舍，食无近粮，且无蔽体之衣，

侧耳所闻异人言语，日未晓则出外，

服役深夜仍不得休， 较在本国工苦
百倍”。后在给国民党参谋总长陈诚
的信中进一步指出 “弱者力不胜任
者紧接死于非命。 凡有病者、不能做
工者，悉遭杀戮。 食不得饱，寝不得
安，衣不蔽体，基中非法加害者言之
酸鼻”。

中国军民除了面临日军的凶残
外，还要应对大自然的挑战。 巴新地
处热带，沼泽密布，瘴气弥漫，蚊虫、

毒蛇、蜘蛛、蜈蚣、蚂蝗等肆虐，疟疾、

丛林热、出血热、斑疹伤寒、登革热等
病横行。

后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和尼米兹制
订出“跳岛”战略，避开新不列颠岛，而
对其实行包围战术，切断日军补给线，

并每日轰炸不休。断供后，中国战俘的
口粮更是难以获得。 第八十六军第六
十七师工兵连少尉吕克刚在战后亚包
战争罪行审判庭上作证时， 曾讲述中
国战俘冯声鸣因拒绝接受日本人提供
的霉变大米，遭日军当场重击头部，差
点死亡的经历。

后据中国战俘的总负责人吴棪
统计，到日本投降时，1504名中国
战俘中，有 756人永葬南太平洋的
大海和密林之中。

五 获救时仅余半数
2009年和 2019年，粟明鲜两

度得到巴新著名华籍医生马克夫、

杨海洋夫妇， 新不列颠岛现首府科

科坡侨领和华商司徒剑鸣， 以及当
地富商刘约翰夫妇的大力帮助，又
在北京 BNBM公司在巴新分公司的
倾力相助下，前往亚包实地考察。刘
也是日军暴行的受害者， 当年就出
生在中国侨民集中营。

亚包原住民往往手持大砍刀，虽
然是为斫草开路所用， 却令人望而生
畏。 当地交通不便，语言不通，民风原
始，没有熟识情况的当地人引路，根本
难以成行。 第二次同去的上海摄制组
在未等到线人的情况下， 打开设备准
备拍摄，差点遭遇抢劫，幸好刘约翰派
去的司机见机行事， 才使众人免于
一难。刘约翰前往时，也是准备好糖
果小吃，送给当地人，联络友情。

当年的军营在一处山脚下，进
去的路口被热带疯长的植被掩盖，

越野车压过高高的杂草时， 才隐约
能够辨识昔日道路。 曲折幽深的地
下工事令人窒息， 至今仍能看到当
年留下的舰船、工具遗迹。

1945年 8月 15日，日本投降
后， 澳军解救巴新诸岛上被囚困的
多国战俘， 中国战俘于 9月 17日
后获救。一张摄于 1945年 9月 17

日亚包中国战俘营门外的照片显
示，重获自由的中国战俘尽情欢呼。

另一张 3 位四行仓库孤军的合影
中，战士们虽然历经磨难，眼神却依
然坚毅， 显露出中国军人不屈不挠
的本色。 中国官兵几乎参与了整个
审判期间涉及虐待及屠杀中国战俘
的审讯， 为审判庭留下了日本战争
罪犯无可抵赖的证词。

后中国官兵分两批于 1946年
12 月 21 日和 1947 年 8 月 2 日
启程回国，分别抵达上海和香港，后
者乘火车到广州。 谢晋元之子谢继
民说， 母亲凌维诚像迎接自己的孩
子一样， 到码头上迎接巴新归来的
孤军战士，为他们安排食宿，发放慰
问金， 给饱尝艰辛的士兵们以贴心
的温暖。

但粟明鲜说，种种迹象表明，这
些历经磨难的抗日将士大多数没有
得到很好的安置。 据田际钿和李维
恂及一些档案资料显示， 他们中的
人有些被就地遣散， 有的拒绝参加
内战，解甲归田，境遇好的如彭南亭
被安排到警察局当了警员。

六 狂风中一片落叶
2009年 8月， 在搜狐网的资

助下，粟明鲜来到台北，寻访巴新归
来的幸存者李维恂、 李焕文和卢新
芳。 但李焕文明确表示不愿接受访
问，只想过平静的生活；卢新芳双耳

重听，口音浓重，很难交流。 而李维
恂当年就是少校军衔， 是中国战俘
中少有几位校级军官之一， 虽已年
过 90，但思路清晰，反应敏捷，十分
健谈。8月 6日晚，粟明鲜在上官志
标之子上官百成的陪同下， 抵达李
维恂所在的高雄。当晚，莫拉克台风
也一路南下，狂风大作，暴雨如注，

一夜未停。

次日上午，狂风暴雨仍无休止，

但李维恂还是由儿子李权宪护送，

来到酒店。 老人身着正装， 精神矍
铄， 老人紧紧握住粟明鲜的手说：

“我等你们已经很久了！ ”短短几个
字，发自肺腑，令人热泪盈眶。

在接下来的十多个小时中，老
人滔滔不绝， 讲述着 60多年前的
往事，直到深夜 11点多，仍意犹未
尽，如果不是大家担心老人的身体，

善意地催他回去休息， 老人还有许
多话要说。然而，李权宪一早又联系
粟，说父亲还要过来。

“我非常感动，也很庆幸及时访
问了老人。 ”粟说。就在他访问李维
恂一年多后，老人便因病离世。 至
今， 李维恂连说了几次的一句话
仍时常在粟的耳边回响， 他说：

“我是大时代狂风中的一片落叶。

只有你们，才发现了这片落叶仍然
有价值。 ”

一段难以遗忘的历史活在亲
历者的心中，许多幸存者生前可能
都在等待。 2020年 9月初中国抗
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5周年之际， 上海广播电视台纪
录片中心、融媒体中心制作出品的
8集大型纪录片《亚太战争审判》播
出，它是全球首部全景式聚焦二战
后各同盟国对日本 BC（?丙）级战
犯审判的大型纪录片。 适逢反映抗
战初期坚守上海四行仓库的孤军
营历史的电影《八佰》上映，二者交
相辉映，反响很大。

其中第四集《魂断异乡》反映的
就是上述这段历史。 导演俞洁在研
究史料中发现这一鲜为人知的线
索。在片中，摄制组前往湖北省赤壁
市，这是幸存者、孤军战士田际钿的
故乡。 1998年 8月 18日，老人便
已离世。他的儿媳沈伟珍说，爸爸临
走前几天， 总在回忆当年在巴新的
悲惨往事， 想着有一天能有人记录
这段历史，留个纪念。 “现在他的心
愿达成了，你们不是来了吗？就很好
了。 ”沈伟珍对俞洁说。田际钿终生
收藏着一枚团长谢晋元的纪念币，

在巴新最苦难的岁月中， 那是他最
为强大的精神支柱。 为了避免硬币
丢失，他在上面钻了一个小孔，随时
系在身上。

当俞洁去捡拾这段历史时，张
荣煦先生也已去世， 仅有 95岁高
龄的麦添强仍在人世， 鲜活的记忆
正在一点点断裂。

李维恂生前十分想重返巴新，

去战友们的墓前祭扫， 然因身体等
种种原因，终未能成行。 1967年，

他写下陈情书， 希望能够为巴新官
兵立忠烈碑， 以慰忠魂。 终于在
2009年，粟明鲜解密这段历史后，

巴新殉难官兵的牌位得以摆放进台
北忠烈祠。 李权宪说，父亲遗愿，李
家人每人都要去祭拜， 他说会一直
这样做下去。

粟明鲜在 2009年将自己的研
究写成《南太平洋祭》一书，此后 10

年仍研究不辍。 他仍有心愿尚未达
成， 即岛上死难的中国战俘埋骨何
方？ 他认为最大的可能是在亚包郊
外的碧塔帕卡战争公墓， 有最新放
出的资料显示， 中国曾请澳方协助
将烈士遗骨拣出送回。 粟衷心希望
有一天， 烈士们的遗骨能够再现人
间，重返故园。


